
 

 

西蒙斯卸下布朗大學校長職務 
她的任期共10年，她仍然是唯一一個常春藤校園的黑人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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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絲‧西蒙斯，在2001年時，她創下了被任命為常春藤盟機構

的第一個黑人校長的歷史。大學上週四宣布，她將於下學年結束布朗

大學的校長職務。 

西蒙斯女士的校長任期如火一般的考驗。當她是布朗的掌舵人

時，學校被捲入了一場關於奴隸制的創傷既又困難又有爭議的辯論。

談話是由大衛‧霍洛維茨，一個在學生發行報紙發表文章的保守作

家，在布朗每日先驅報的廣告引發的主張，他反對賠款補償黑色的奴

隸後裔。 

霍羅溫茲先生在多個學生報紙中放置或嘗試放置廣告，尋求關於

提供賠償的對話，他認為這樣的賠償是一種“種族主義”。 

“你是不可能知道當你處於領導地位的時候將會有何事發生並需要

你去處理，” 上週四西蒙斯女士告訴“紀事”。 “在我身為校長

時，我最美好的願望就是在這樣的非常時期將霍羅溫茲先生的事情解

決嗎？“並不是。 

“當時，我覺得這是一個旁大的負擔，她繼續說。” “在某種

意義上，我無法掩蓋的事實，我的種族將是這件事的核心，但我只是

不相信當人抱怨的事實或處理的問題時，這樣是公平或是適當的，特

別是針對他們的身份時。” 

西蒙斯女士回應爭議，成立了一個關於奴隸制和司法督導委員

會，並成立大學與奴隸制度關係的記帳帳戶。雖然委員會沒有建議賠

償奴隸後裔，但它稱這是一個公開的承認“布朗的嚴重罪行”，因

他們發現大學和一些早期的捐助者是奴隸貿易下的受惠者。 

這樣作法產生了幾個新的成果，包括建立一個以支持學生在羅

德島的普羅維登斯公立教育的基金，以及免學費的城市教育和城市

教育政策領域的碩士獎學金。 

 

回到教書生涯 

西蒙斯女士的辭職將結束她作為一個大學校長 17年的職涯。她

於 1995年就開始在史密斯學院擔任校長，後來來到布朗。 

她是從新奧爾良的迪拉德大學畢業，她形容這間學校從“僅幾個人



 

 

曾經聽說過”的小型大學成為卓越的研究型大學之一。她自哈佛大

學獲得了浪漫語言與文學的博士學位。 

雖然西蒙斯女士仍然是常春藤的唯一一位黑人校長，她說她在任期

受到美國頂尖研究型大學多樣性的鼓勵。她指出，例如，女性現在

於美國大學協會的領導地位有較好的代表權。事實上，領導權的樣

貌在過去十年發生了很大變化，西蒙斯女士說。 

“當我第一次參加長春藤校長會議時，我不覺得特別受到歡迎，”她

說。 

她也透露出她與新聞媒體的豐富經驗，西蒙斯女士說，“我相信你

會把這寫出來。” 

西蒙斯女士在她的早期校長任期就為自己定下明顯的目標。她說，

她希望布朗提高教職人員人數至100人或以上。學校官方表示：在她

的任期內人數有20％的增長。 

該大學最近完成了一個 1.6億美元的資金運動，西蒙斯女士說，她

的任期內創造了一個很棒的插曲。 

“這似乎是理想的時間退居幕後，讓大學向前走，”她說。 “十七

年夠長了。” 

她下台後，西蒙斯女士說，她計劃繼續在布朗擔任比較文學與非洲

研究的教授。當被問到有人猜測：她可能會認為美國教育部長一職。

西蒙斯女士說沒有這樣的興趣。 

“啊，太棒了，我要繼續教書”她說。 

 

“沒有道歉” 

西蒙斯女士與許多在研究型大學的校長面臨相同的挑戰與機

會，而同時，她已經花了近十年，處理和陶醉在布朗的特殊性。學生

的抗議和社會正義運動，被認為是這間美國最為先進大學之一的元

素。 

西蒙斯女士在三月的“記事”專訪中，她表示她未曾離開校園超

過一週，因為布朗校園是無法預測的。她說：你無法離開三個禮拜，

因為當你回來時你不知道你會面臨什麼。 

布朗的自由學風也是堅持之一，西蒙斯女士表示。在1969年學

校增加“新課程”讓學生可以規劃自己的課程。 

這一課程是布朗的獨特性的一部分，它也是校長不斷呼籲保衛和解

釋的東西。 



 

 

西蒙斯說，“這個模式也許不嚴謹，但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具有挑戰性

且嚴格的方法讓擁有的動力且聰明的學生能夠對開放的課程有責任

感。 

布朗的學生也擁有容易質疑權威的相同類型，西蒙斯女士在她

任職期間一直面臨著一些棘手的問題。 

在三月她說：“有點遺憾的，我不認為任何人都怕我”。  

2009年，西蒙斯女士忍受來自學生和校友的強烈批評，她十幾年之

久在高盛董事會，銀行和投資公司的服務，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隨

著金融危機的創傷仍然未被解決，大眾厭惡華爾街高高在上的位置

時，西蒙斯女士被公司高層授予數百萬美元的財政獎金消息在一些

布朗的脈絡網路中被視為不適當的。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指

出她的角色尤為關鍵。 

在2010年從高盛董事會離開，西蒙斯女士說，她加入了董事會

是因史密斯的受託。但她說她對於遵循他們的意見“沒有道歉”。 

“事實上那些對事情有意見的人並不深刻的影響我 我從我父母那邊

學到擁有強烈的信念，所以老實說，報紙文章中的批評不會改變我對

事情的想法”西蒙斯這樣表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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